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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参加了一个

“驴友”俱乐部，没有男朋
友，自己给自己找些事做，
打发时间，说不出口的理由
是可以扩大交际面。俱乐部
人很多，渐渐我们也形成了
自己的核心小团体，我、吕
波和另外几人成了固定的

组合，活动的内容逐渐从假
期的外出旅行延伸到了日
常生活当中。平时我们也三
天一小聚，五天一大聚，都
是AA制。

朋友都说我和吕波有
“夫妻相”，因为我们都有

一张瘦长的脸，小眼睛、大
鼻子、小嘴巴，而且皮肤都
很黑，有一段时间还都戴黑
框的眼镜，经常有人认为我
们是姐弟或是兄妹。

我的恋爱并不顺利，从

中学到大学，我从未谈过
恋爱。有过几场暗恋，但还
没等我去表白，对方就都
有了公开的对象，留下我
独自伤心。

我们这个圈子里的朋
友年龄也都相仿，有了恋人

后也就单飞了。聚会越来越
少，吕波现在成了我们小团
体里唯一的男孩，包揽了所
有的组织工作：吃饭、唱歌、
打球、郊游，订车、订场子、
订座位都是他的事情。他虽
然年纪不大，经济收入也有
限，但却有十足的绅士风度

与兄长风范。再大的麻烦，
他都能解决。

最后，圈子里只剩下我
和吕波两人是单身了，我们
各自的相亲故事成了圈子
里分享的笑料。有次他去一
家餐厅相亲，大家恶作剧地

就在他的邻座吃饭，他装作
不认识我们，我们却在旁边

笑成一团。事后，他假装生
气地说：“你们这样会毁了
我的姻缘的！”更逗得我们
哄堂大笑。

最后我们圈子的 “组

长”邢佳说：“我倒有个提
议。你的姻缘远在天边，近
在眼前！干脆娶程芳吧！”
我和吕波同时抗议，邢佳
说：“我们定个一年之约
吧，这一年里，如果你们谁
都没找到对象，那你们俩

就凑成一对！我们大家来
作证！”

其实也就是说笑而已，
我和吕波根本不合适。我正

规大学毕业，工作收入不
错，他对自己的学历向来讳
莫如深，我猜可能根本没上
过大学，在一家很小的私营
企业里当业务员，而且他的
家境也非常一般。

虽然有朋友们起哄，但

我们都很坦然。我猜吕波肯
定是觉得配不上我，因此根
本不把那所谓的 “一年之
约”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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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黄金长假是我们

俱乐部的重头戏，“五一”
我们决定走得远一点，到一
个尚未被开发的山里去。

远行是消耗体力的。第
四天，我们要攻克一座山
峰，到半山腰时，我心脏早
搏的毛病犯了，气都喘不上

来了，决定放弃登顶。因为
大部队必将原路返回，所以
我可以原地等待。我们小圈
子友谊深厚，吕波是唯一的
男孩，留下来陪我。

休息一会儿，我渐渐缓

过来。这是我和吕波第一次
单独相处，渐渐觉得没什么

话题，面面相觑也很尴尬，只
得四处走走。附近是一个水
库，吕波发现有一只小船系
在岸边，突发奇想要划船。他
是那种很有运动天赋的人，
教我怎么用桨，很快我们就
将船划到了水库的中间。

领队打电话来说他们已
经登顶，休息一个小时再下
山。也许是轻轻摇晃的小船
和美丽的湖光山色让我对身
边的这个男孩产生了特别的
情愫。天色渐渐黑了下来，而
身处湖心的一男一女，离得

是那么近。
他为能够娴熟地控制

这条小船而欣喜不已。最
后我们的小船就在湖心荡
漾了。划累了，我们就肩并
肩在狭窄的船上躺下来。小
船不经意的摇晃间，我的手

会扶住他的胳膊，他的腿也
会碰到我的膝盖。也不知是
谁主动，我们居然将手牵到
了一起；再后来，他说船板
太硬，把他的外套脱下给我
叠了个枕头，又顺势让我
枕着他的胳膊。我第一次

和异性靠得这么近，似乎
有点晕船了。

朋友们下山的速度比我
预期的快，我们俩顺利地将

船靠了岸。
下山的路上，我的心里

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一

方面，我像所有女孩一样，对
自己的婚姻抱着很大的期
望，希望找一个经济条件好
一些、前程远大的男友。但这
些年的相亲实在令人沮丧，
也不是没有富裕的相亲对
象，但要么人家看不上我，要

么实在令人望而生厌。这个

吕波呢，性格非常讨喜，
但似乎一辈子也就这么

平庸了。我在一路上不断
地说服自己：总是应该为
了爱而结婚吧，那些经济
什么的是身外之物啊，或
者我应该放低标准。那
么，就和吕波开始吧。时
间不等人啊，近来相亲对

象的水准也每况愈下，也
许是在那些介绍人心中
的度量衡上，一个已 27
岁、其貌不扬的姑娘，有
什么可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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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船后的两天，吕波

表现得一如往昔，对大家
都非常照顾。我忽然感觉
内心似乎变得充实了一
些，他帮我拿包，吃饭时给
我递餐巾纸这些平常的举
动都有了特殊的意义。

5月 7日我们筋疲力

尽地回来了。第二天一上
班我就上了 QQ。当着别
人的面，吕波肯定不好意
思对我表示什么；但在网
上，他肯定有话对我说。
可吕波始终没有上线。我
想，我跟吕波好，本来就

有点屈就，总不能我采取
主动吧。

过了一个星期，吕波
始终没有上线。因为长假
刚完，我们也是各忙各
的，没有聚会。我装作若
无其事地问邢佳：“最近

有没有什么有特色的饭
店开张啊？”她立即如数
家珍地报了几家。我说：
“听起来不错，我们定个
日子去吃吧，叫吕波去订
位子。”说到他的名字，
我觉得自己心跳都加速

了。邢佳却叹了口气
说：“我们指望不上吕
波了，这个重色轻友

的家伙，我都一星期
没有他的音信了。”我
的心里一惊，难道她
知道我与吕波的事
啦？但吕波也没联系
我啊。接下来她的话
则将我推向了冰窟：

“你知道吗？这次出游

的最后一天，吕波终于遇到
了他的意中人啦。就是俱乐

部经理老吴的妹妹，网名叫
小贝的。现在人家可是打得
热火朝天呢，天天都在一
起。估计以后我们这个圈子
就要彻底解散啦。”

我打听了一下，这个
“小贝”是硕士，在一家著

名的外企当翻译，她哥哥开
着一家户外用品商店，家境
自然不必说啦。我恨恨地
想，条件这么好的千金，怎
么会看上吕波呢？难道长得
很难看？

出于好奇，我真想快点

见到“小贝”。也许吕波真
的沉浸在热恋的二人世界
里，也许他深悔那次外出旅
游中途与我在船上的几个
小时，因此很不想见到
我———如果他知道只需再
坚持一下，在假期的最后一

天就能遇到“小贝”了，那
他一定不会与我去划船的。
我的单位是六天工作制，后
来两次吕波组织的小圈子
活动都安排在周六下午，我
知道是为了躲避我。

邢佳热衷于写博客，我

们以前每次聚会后，她都会
第一时间将活动照片和趣
事贴上去。星期日我就在活
动照片中找“小贝”，尽管
我怀着敌意，但还是要承
认，那是一个清秀的姑娘。

现在人人都说，“小

贝”与吕波是天生的一对。
我彻底退出了这个俱乐
部，因为我觉得自己差点
儿成了笑柄：自视甚高，想
带着屈就的心情与吕波开
始，其实吕波还觉得我不
合格呢。

经过这场只有两人知
道的小插曲后，我重新拾回
了相亲的热情。以前都不当
回事，因为总是觉得还有个
吕波在，不行就找他好了。
现在我是唯一落单的人，应
该积极行动起来。

只要端正了态度，事情
就好办了；只要降低了标
准，可爱的人还挺多。现在，
我也在筹备婚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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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高中会是灰色的，却
因为有他而变得阳光灿烂。我因

两分之差没考上本校的高中，直
接落到家附近的普通高中。报到
那天，我的心情降到冰点。

认识他是从先知道他的名
字开始的，当时期中考试每班的
头五名都写在教室门口的黑板
上。他是他们班第一，我是我们

班第一。期终考试，他变成了年
级第一。好奇心驱使，我刻意找
机会偷偷认识了那个叫凯的人。

他长得还算挺拔，不苟言笑，似
乎比同龄人都显得成熟。高二文
理分班时我们被分在了一个班
里，班里的第一名在我们两个人
之间换来换去。

高三的时候，我和凯不讲话，
而我和其他男孩子都相处得特别

自然。当我和阳讨论题目时，他
把凯也叫了过来，很自然地就变

成了三个人的讨论。再后来，就
变成了我和凯两个人讨论题目。
那时我最喜欢老师出难题，那样
我不仅可以和凯聊天，还可以听
到他的赞美。以他的高考分数，
上名牌大学肯定没有问题。谁
知，同学讲他报的是军校，我这才
知道他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为

了给他父亲减少压力，为了让弟
弟也能上大学，他选择了军校。
他去上学的时候，一大群同学到
火车站送他，我悄悄地哭了。

大一的时候还和他通信。写
信告诉他有人在追求我，问他我
该怎么办。他回信说，这样挺好，
有人照顾我，他感到很高兴。看
过那封信后，我就把这一份还没
有机会开始的感情完完全全地
放下了，也没有再给他写过信。

一晃六年过去了，那天正上
着班，有人递给我一封信说是我
的。一掂量，信的分量很重。再
一看信封，很熟悉的笔迹，居然
是凯的，我以为他并不知道我在
哪里工作。信很长，句句感人肺
腑，读着读着我只好逃到了洗手

间，锁在里面一边看一边哭。他
在看到我最后一封信时是明白
我心意的，可他不能给我承诺，
前途茫茫，不知毕业后是否能分
回到南京。六年太过漫长，他不
想耽误我。他所能做的，就是一
个人担当起所有的痛苦，只为了

不给我增加负担和烦恼。毕业
了，他终于分到了南京，才迫不
及待地向我表白希望还有机会。
可惜我除了感动，不能回报他什
么了，那时我已经认识了现在的
老公，是个幸福中的小女人了。

我结婚的时候，凯送给我一
幅油画，画中一条小溪缓缓地穿

过绿葱葱的树林，我感受到了他
的祝福。无论他生活在世界的哪
个角落，都真心希望他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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